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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捡废品为婆婆买好吃的
昨日，记者来到魏庄村，但73岁的刘金镏

却不在家。
坐在堂屋前椅子上的 93 岁老人卢玉娥

说，儿媳妇可能是去捡废品了。
“这些年，家里多亏金镏照顾，给俺媳妇难

为得不顶（受不了）……”趁着孙儿去找儿媳妇
的当口，卢玉娥给记者唠起了她苦命的儿媳。

10多分钟后，刘金镏回来了，她提着蛇皮
袋的粗糙大手上满是口子。

黑黑的脸庞，个头不高。一条黑裤子，一
件蓝黑色褂子，头戴蓝扎巾，一副典型的农家
妇女模样。

刘金镏说，下午天暖和些，她去地里捡玉
米了。说着，她拎起蛇皮袋，将零碎的玉米棒
子倒在盆里。卢玉娥见状，拿起两穗玉米斜摞
在一起，两手一拧，玉米粒就哗哗地掉下来。

“有空了，我就出去转转，废品捡不着，我
就去捡玉米，好换些钱给婆婆买药、买吃的。”
刘金镏说。

她给婆婆暖被窝暖脚18年
刘金镏的卧室不到 10 平方米，主要家具

是一张床和两张小桌子。
公公去世后，刘金镏就和婆婆睡在一张床

上，以方便照料婆婆。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
不大的卧室里无法生火取暖，天冷时，刘

金镏总是提前躺在床上，给婆婆暖被窝，搂着
婆婆的腿睡；天热时，她给婆婆扇扇子，这个习
惯已经坚持了18年。

“现在有电热毯，但婆婆还是习惯我给她
暖脚，她说电热毯没我暖的得劲。”刘金镏说。

33岁守寡，无怨无悔照料一家老少
17 时，该做饭了。刘金镏蹲在厨房的地

锅前，一面擦着被烟熏出的眼泪，一面和记
者聊天。

“我这辈儿命可苦，出去跑跑（捡废品）心里
好受些。”她清楚地记得，她是1958年10月20
日嫁到李家的，但就在小儿子出生后第二天，丈
夫李东和就患病撒手人寰。那时，她才33岁。

丈夫是独生子，他去世后，家里的农活以
及对公公、婆婆、终生未婚的堂叔照料，都落在
了刘金镏的肩上。

她拉扯着一家老小，起五更、打黄昏，苦苦
守望着一家人的“幸福”。

“这么苦，你为什么不改嫁？”记者问她。
“咱虽然受很大罪，可婆婆也跟咱照看孩

子受苦了不是，咱也不能让她伤心啊。”她说，
虽然苦，但她无怨无悔。 线索提供 李书杰

新郑市龙湖镇魏庄村的刘金镏年轻时开始守寡，半个世纪来，她
拉扯着一家老小，照顾走了公公、堂叔，为年迈的婆婆暖脚18年。乡
亲们都说，她人如其名，就像闪亮的金镏子。 晚报记者 王军方

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有个幸福的5口之家，父母亲虽是半路夫妻，
但孩子们都很孝顺懂事，一家人很和睦感情很好。

不幸的是去年11月22日，父亲在维修高压线路时被击中，重度烧
伤，右臂和双腿被截肢，天价医药费使全家陷入绝境。

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争着”要辍学，好减轻家庭负担，照顾
爸爸。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张朝晖 文/图

2004 年年初，32 岁的李雪霞离异，带着
8 岁的儿子高朝帅艰难度日。此时，与李雪
霞同样遭遇的邻村男子高占西，也带着 8岁
的女儿高亚静，与70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

同年7月，经人介绍，李雪霞和高占西认
识，两个月后组合成了一个新家庭，2006年，
他们生下了女儿高文静。

高占西腿脚勤快，心灵手巧，会木匠、泥
瓦匠、电工多种技术，早出晚归打工赚钱从
不嫌累。夫妻俩合力营造一个幸福之家。

高亚静和高朝帅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
弟情同亲生手足，一块上学，一块回家，一块
带着小妹妹玩耍。很多人都把他俩当成是孪
生姐弟。

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李雪霞和高
占西彼此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家庭。

可是幸福没有持续多久，去年11月22日
下午 1点多，李雪霞接到正在告成镇隔子沟
抢修线路的高占西电话，要李雪霞给他送一
顶安全帽。

李雪霞千叮咛万嘱咐丈夫注意安全，可
是她离开工地没多远，就听到“砰”的一声巨
响，回首惊望时，正看见浑身冒烟的高占西头
朝下，从 18米高的高压线杆上栽落下来，掉
在一堆玉米秸秆垛上。

高占西被高压电重度烧伤，生命垂危，被
连夜转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1 月 30
日，高占西被截掉右臂和双下肢。

祸从天降突如其来，李雪霞强忍泪水，笑
脸安慰丈夫，开始四处奔波，筹钱为丈夫治
伤。“我不求别的，只求将来孩子们回家，进门
儿叫声爸爸，屋里有个应声儿。”

昨日上午，记者在登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10楼烧伤科，见到了上高一的高亚静，上初三
的高朝帅以及上幼儿园的高文静姐弟三人。

看着长相十分相似的高亚静和高朝帅，
记者把他们当成了“孪生姐弟”。

高亚静说，爸爸妈妈组合一个新家不容
易，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根本没有继
父继母的观念。

“弟弟待我很亲，晚上下自习，总是他骑
自行车带我回家，很照顾我。”高亚静告诉记
者，现在爸爸出事了，家里最受罪的是妈妈，
她已经决定辍学回家，帮助妈妈照顾家，“我
不能让弟弟和妹妹失学，我是姐姐，我应该
这样做，别无选择。”

据了解，高亚静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

排列前十名，老师们对她寄予很高的期望。
高朝帅坚决不同意姐姐辍学，小小少年

骨子里透着一股倔强，“要辍学也是我先辍
学，爸爸躺下了，我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男
人就应该是顶梁柱。”高朝帅说，每逢周末，
姐弟俩轮流跑到医院，陪爸爸说话，伺候爸
爸吃喝洗漱，回家则负责照顾奶奶，做家务。

李雪霞告诉记者，高朝帅跟姐姐高亚静
一样，成绩优秀，年年获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李雪霞曾偷偷买了
一瓶农药，准备在夜深人静时服毒自尽，一
了百了。小文静似乎有所预感，寒冷的夜里
只穿了件秋衣秋裤寸步不离妈妈。看着冻
得浑身打寒颤的孩子，李雪霞断绝了轻生念
头：“是孩子救了我，也救了俺一家。”

第一次手术后，高占西被截掉右臂和双
腿，醒来后他心灰意冷。

儿子高朝帅代表姐弟仨在父亲床前立
誓：从今以后，我们的胳膊就是爸爸的胳膊，
我们的腿就是爸爸的腿。

每次手术前，姐弟仨都会围在手术室门前
为父亲“壮行”，鼓励父亲，给父亲加油：“爸爸不

怕，我们和妈妈在外面等你。”小文静举着小拳
头，用充满稚气的声音对爸爸说：“爸爸出发！”

父亲在里面动手术，孩子们在门外轻唱
《祝你平安》。医护人员和病人看到这一幕，
都被这一家人的行动感动不已。

高占西说，是 3个孩子鼓励自己战胜了
炼狱般的伤痛折磨，点燃他生活的期望。

目前，高占西治病已花掉了 20多万元，
医生说还需要几万元才能保住他的左臂。

家里该借的借该卖的卖，已经是债台高
筑，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医药费，高占西将面
临停医停药，仅剩的左臂可能也要截掉。

高占西曾说，即使只剩下一只胳膊，他
也会躺在床上缠线圈赚钱。医院走廊里，李
雪霞哽咽着说：“我绝不能让他失去最后一
条胳膊，绝不能让3个孩子辍学，绝不能让俺
娘连最后的活头儿都没有啊。”

不幸触电，浑身冒烟摔下18米高电线杆

姐弟“争相”辍学，帮助妈妈照顾家庭

每次手术，姐弟仨都为父亲“壮行”

要保住他唯一的手臂，还需几万元

姐弟仨站在病床前，给爸爸鼓劲姐弟仨站在病床前，给爸爸鼓劲


